
小镇茶铺
□ 文 /郭松林

秦 巴 多水 ，水聚成河。于是 ，沿
河而建的 吊脚楼便成了 小镇一景 。

三 开 间 青 瓦 房 ，一 半 倚 在 街
沿 ，一半置身 河上 。几根裹着青苔
的 杉 木 柱子 稳 稳 地 顶 着 伸 向 河 沿
的房舍 。远远望去 ，就象 卧在水面
上的怪兽 。山 区 多 木材 ，吊 脚楼便
以木 为结构 ，木 门 窗 、木板壁 、木地
板 、木 顶棚 。四 季 洞开 的窗棂 ，把河
风和 阳 光迎进屋 内 。被烟 熏 火 燎得
乌 黑 油 亮 的 土 漆 方 桌 ，几把 竹 靠
椅 ，几 个 长 条 凳 ，简 陋 土 气 却 实
用 。每天 ，天边 出 现一丝亮 色 ，吊 脚
楼 临 街 的 门 扇 便 “咿 呀 呀 ”地打
开 。睡眼惺松 的 女 主 人搂 来 柴 火 ，
添 水烧锅 。这时 ，铺着 卵石的 街路
上 便 响 起 脚 步 声 。早 醒 的 茶 客 已
“ 踢沓 ”进 门 。小镇 的老人素来有喝

早 茶 的 习 惯 ，
他们错 前错后
不 约 而至 ，相
互 打 着 招 呼 ，
纷 纷 入 座 候
茶 。茶铺女主
人 端来粗瓷 茶
碗 ，笑 眯 眯 的
面容 洋溢着温馨 ，道声 “早呐 ！”便
提壶续水 ，一 串 熟悉而诱 人 的 清音
滑入碗底 。热气氤氲 中 ，腾起 的 绿
茶舒 身 展 体 ，鲜 活得如枝头再生 。
于是 ，一碗澄 明 的 清 水遂被新芽嫩
叶染得春 光盈眼 ，啜 一 口 ，顿觉缕
缕 清香溢 出 ，晨 困 乏意烟 消 云散 。
老人们谈 谈 天 文地理 ，也 说说世态
人 情 ，勤 快 的 茶 铺 女 主 人 眼 明 手
快 ，总是在不经意间适时 而至 ，为

老 人们斟 茶续 水 ，一 切都是那么
和谐 、温馨 ，真个 是 “徵品襟灵
爽 ，细 饮 颊 留 香”。未 等 朝 霞 升
起 ，心 中 早 已 是一片春 阳 。

倚窗 见桥 。一式粗线条 的青
石板 ，桥面被 岁 月 的步履打磨得
光滑发亮 。桥旁是一 溜层层而下
的 石 板 台 阶 ，专 供 人 们 洗 菜 濯
衣 。河水清澈得可见蓝天 ，可见 白
云 ，可 见丝丝水草 ，可 见尾 尾游

鱼 。窗 边 有 树 ，
树大合 围 ，曲干
虬 枝 ，绿 盖 擎
天 ，就像给茶铺
撑 起 一 顶 遮 阳
伞 。间或有几声
鸟 鸣 ，妙 如 笙
簧，从 绿荫里蹦

进窗 口 ，萦绕耳畔 ，心底便会漾 出 “又
得浮生半 日 闲 ”的闲情逸致 。河对岸 ，
青峰耸立 ，杂树繁花 ，柳絮紫烟 ，把小
镇衬托得如桃源仙界 。

茶铺临河 ，河中 泛舟。河里飘流
的是阔不过寻长约丈余的小木船 ，通
体黢黑 ，一头高翘 ，轻盈地在水面上
滑行 。几只鱼老鸹被船主人用 竹杆撩
下水 ，不一会儿 ，便衔起河鱼跃上船
帮 。窗 口 望去 ，一幅浓墨淡抹的 山 野

风情画映入眼帘 。
小 镇 茶 铺 既 是 遣 兴 又 能歇 脚 的

地方。早饭吃罢 ，小镇旁的老农会肩
担着清早刚 采摘的 ，还带有露水的时
鲜蔬菜上街 ，往茶铺门 前一撂 ，自 个
人就踱进茶铺 ，在临街的茶桌旁坐定 。
他边品茶边闲谈 ，有人要买菜 ，他便打
住话头 ，起身出门说价 。一担菜卖 完 ，
茶也喝得通体舒泰 ，耳朵里 已 灌满了
小镇新闻 。于是 ，老农心满意足地起
身 ，喊主人收茶钱 ，便挑起空担离去 ，
那怡然 自 乐的 神态 ，在终 日 为 名 利奔
波的都市人 身上 ，是断难 见到的 。

小镇茶铺 ，摆的旧 桌凳 ，放的粗
瓷碗 ，喝的大叶茶 ，虽不像都市里的
茶楼 ，富丽堂皇 ，流光溢彩 ，靓女作
陪 ，音乐作伴 ，但大 自 然的淳情野趣 ，
又 是都市人体味 不到 的 。

寻 觅 一只手
——维纳斯断臂随想

□诗 /何剑波

心 中 的 爱 波 卷 涛 涌

脸 上 的 笑 风 平 浪 静
一 只 手

紧 纂 着 梦 想 与 渴 望
另 一 只 手

却 不 知 飘 向 何 方

那 是 一 只 牵 过 我 手 的 手

她 曾 赠 我 一 份 水 样 的 温 柔

那 是 一 只 挽 过 我 臂 的 手

她 曾 说 要 与 我 风 雨 同 舟
那 只 手 曾 抚 摸 过 我 的 脸

曾 给我 一 份 雨 样 的 缠 绵
那 只 手 曾 掬 起 过 我 的 心

让 我 一 生

都 不 曾 后 悔

而 今 那 只 手 呢

她 在 为 谁 撑 起 红 雨 伞

又 在 为 谁 织 着 蓝 毛 衣
她 在 为 谁 写 着 诗

又 在 为 谁 弹 奏

那 曲 哀 婉 凄 美 的 《梁 祝 》

我 用 一 生 的 执 着

苦 苦 寻 觅

一 只 纯 洁 无 暇 的 手

和 一 颗 温 柔 如 水 的 心

恐 怖之死
□ 文 /何筱容

朋友在喀布尔给我发来一封邮件 ，对
我讲述 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：

两 个 恐怖 分子 袭 击 了 正 在郊外 出 诊
回来的心理医生 的车辆 ，打死了心理医生
的 司机 。而这个司机是心理医生的 弟弟 ，
才二十三 岁 ，准备下个 月 结婚 。

心理 医 生原本是个部落首领的一
个 保 镖 ，他 曾 五 次 舍 身 救 了 首 领 的
命 。首领非常感激他 ，出 钱送他去渥太
华 的 一所 大学学 习 了 五 年心理 医学 ，
回 来 后 ，他成了 喀布 尔 当 地小有 名 气
的心理医生 。但是 ，他 当 保镖时的树敌
还在 ，恐怖分子想要他死 。

心理 医生掏 出 身 上 的手枪 ，推开
车门滚 了 出 去 ，同时打了一梭子弹 ，打
死了一个 、生擒一个 。他把生擒的这个恐
怖分子押到一间没人居住的破房子里 ，房
子的正 中正好有一根木柱子 。心理医生把
恐怖分子绑在柱子上 ，绑住了他的手脚 ，
又把他的眼睛蒙上 。恐怖分子动弹不得 。
然 后 ，心理医生问他：“你搞恐怖活动 ，你
怕不怕恐怖？怕不怕死？”

恐怖分子说：“我就是恐怖 ，我还怕什
么恐怖 ？怕死？那不是笑话吗？要杀你就动
手吧！”

心理医生说：“好 ，那我就动手了。”心
理医生拿来一根抽血的针管 ，扎进 了恐怖
分子的血管里 ，说：“我再问你一次 ，你怕

不怕恐怖？如果你怕 ，你不再干了 ，我或许
会放了你。”恐怖分子说：“少啰 嗦 ，痛快
点 ，一枪嘣了我。”

心理 医 生 说 ：“我不 会 一 枪打死 你 ，
在 你 死 之 前 ，我 要 让 你 知 道 恐 怖 的 滋
味。”心理 医 生忙碌了 一会 ，恐怖分子 觉
得心理 医 生 好像是拿 来 了 一 只 盆子 ，放

到地上 ，然 后 ，听 到 有 东 西 滴 落 盆 子 的 声
音 ，盆子是那 种 薄 薄 的 铁 皮 盆 子 ，滴 落 的
声 音 特 别 脆 。心理 医 生 说 ：“我得告 诉
你 ，我 已 经把一根 抽 血 的 针管 扎进 你 的
血 管 里 了 ，现在 ，你听 到 的 声 音 ，是 你 的
血 从血 管 流 出 滴 落 到 盆 子 里 的 声 音 。你

不 要 怕 ，这 样 死 一 点 也 不痛苦 ，到 你
身 上 的 血 流 干 ，你就 会 死 了。”说 完 ，
心理 医 生 走 了 。

恐怖分子开 始并不害怕 。但是 ，听
着 自 己 的血从 血管里 流 出 ，一 滴一滴
地滴落下来 ，一秒一秒地走近死亡 ，这
远 比 一枪打 死 要 恐 怖 得 多 、难 受 得
多 。慢慢地 ，他就开始颤抖了……

第二天早上 ，心理 医生 来看这 个
恐怖分子 ，恐怖分子 已经死了 。医生没想
到他会死。因 为 ，医生扎进恐怖 分子的针
管 是封 闭 的 ，一 滴 血 也 没 流 出 来 。恐怖
分子听到的声音 ，是心理医生用 一条细 小
的 管 子 从 上 往 下 抽 一 桶 水 时 滴 落 的 声
音 。医生只是想吓吓 他 ，没想到 ，恐怖分子
被吓死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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恋 爱 时 ，华 谊 给 我 的 唯
一 礼物是一 条束 发 带 ，黄 色 、
不 精 巧 ，价值 人 民 币 三 元 五
角 整 ，想 来 ，那 天 也 不 是 什
么 节 日 ，随 意 之 作 ，比 不 上
杨 白 劳 给 喜 儿 的 那 二 尺 红
头 绳 有 意 义 。

但这 做 了 我 老 公 的 家 伙
对此毫无歉意 ，年年 月 月 ，依
然故我 。在别 人 大谈
男 人婚 后是 “从奴隶
到将军 ”时 ，他缓缓地
来一句：“本人从一开
始就是将军！”

于 是 ，我 就在女
友 们大谈 情人 节 的巧
克 力 、生 日 的 喜宴 中
素淡 地度过 ，好像生
活在别 处 ，把 浪 漫 还
给琼瑶 。

又 是一个 结婚纪
念 日 ，像往常一样 ，我
没有告诉华谊 ，知道与
不 知道 又 会 有什 么 区
别呢？明明是星期天 ，
他却说有事 ，一早就出
去了 。

今 天 看起来 没有
什 么 不 寻常 ，只 是 电
话频一 点而 已 ，华谊
叫 我好好吃 饭 ，认真
习 作 ，随意上网 ，等他忙完后
共进晚餐 ，问哪一间餐馆 ，答 ：
到时候就知道了 。

晚 霞映天 ，华谊牵着我 ，
一路哼着 小 曲 ，来到酒店 。上
书 ：“家家酒”。有趣的 名 儿 。但
见他 ，拉着我杀 入一间包房 ，
极 目 所见——全是鲜花 ：红玫
瑰 、黄玫瑰 、红掌 、香水百合 …
… 或是立在瓶中 ，或是插在篮

中 ，或 在墙 上 ，或在 桌 上……
一瞬 间 ，疑 是误 人 梦 境或 是
误撞琼瑶片场 。愣 神 间 《回
家 》响起 ，那 是我们 共 同 喜欢
的 曲 子 。

华谊说 ，他从来就没有无
视过我 。只是希望我能感受到
他质朴中 的 那种深厚 。其实 ，
每每想起恋爱时 ，信步街头听

时而传来的 《回家》，而
我们无家 可 归 只 能 泪
眼相视 ，为了 省钱买房
而不能 为 我买 一 件可
心的礼物就心痛 ，一直
以来 ，他都想找一个机
会给我一个表 白 ，但又
放不 下 男 人 的 架 子 。
直 到 发 现我 无 奈 地被
他所同 化 ，他才感到 ，
那 种 心痛 胜于 从 前 。
因 为 从 前 是 没 有 条 件
满足 ，而现在却是能做
到 ，偏 没 有 去 做 。所
以 ，昨天 ，特托朋友从
昆 明空运鲜花过来 ，今
天一早就忙开 了 ，为了
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，
这些 插 花 ，全是他 亲
手做 的……

别人说 ，进入婚姻
的 “围城”是爱情的终

结 ，但对我们来说 ，却是更美好的
起点 ，灵子 ，请许 给我一个未来吧 ！
他说。

嘻嘻 ，我笑 了 ，这正是一
句最时兴的 台词呢 。平 日 里 ，
他说 ，最恨新 月 派诗的酸 ，没
想到 ，现在厚 着 脸 用 人 家 的
名 句 。

我们 就 沉 浸在这 花 的 意
境 里 ，宁和而 幸 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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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朝华 出版社近 日 推出 了长篇小说《非常 日
子》。

《 非常 日 子》讲述 “非典型性肺 炎 ”突然降临西
江市 ，病魔肆虐 ，百姓为之 色变 。在抗病防疫救灾
中 ，世相百态 图展开 ：突发的疾病与积久 的脏乱 ；真
诚的努 力与循例的 表演 ；微妙的苦 肉计与大有文章
的点歌台 ；有意压下的真相 、即将退休老干部的心
态和急于接班新干部的动作 ；光天化 日 之下的慷慨
激昂 、挥汗苦干和夜深人静时的桑拿按摩 、偷情幽
会 ；白 衣护士的绵绵情意和舍 己赴难……。全书视
野广阔 ，难题交汇 ，情节 曲折 ，一经面世 ，立即 引起
各方关注。作者 向本贵是“五个一工程 ”奖获得者 ，
他说：“这部作品不是刻意去附会人类 目 前所面临
的 ‘非典 ’疫情 ，而是描述 了人们面对猝不及防的灾
难时可能产生的特殊心态和行为 ，尤其重要的是对
这种突 发性灾难的深层思考。”　（刘卉 ）

李
威
《
涓
涓
细
流

归
大
海
》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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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日 ，航天四 院宣传
处李威编著的 《涓 涓细流
归 大 海——航天 四 院一
瞥》一书出版 。

作 者 李 威 是 省 科普
作家协会会 员 、四 院院报
副主编 ，从事新闻和写作
20年 ，为 了 告慰相继离
退 休 的 航天 事业 的 开拓
者 ，与仍奋战在军工战线
上的诸位同志共勉 ，他从
公开发表的 2000多篇文
章中 ，选 出 215篇文章按
通讯 、消息 、评论和文学
篇分类编排 ，共计 25万
字 。　（马 士琦 ）


